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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數洞 香港

是日農曆四月初八，是稱為「浴佛節」的佛誕。相傳佛祖出生時，天上有九條龍噴出清泉為他沐浴。對很

多打工仔來說，這天是難得的休息日，對佛教徒來說，他們在睽違三年後終於在疫後為佛陀慶生。

信仰、慈善和政治：數據看佛教在香港是怎樣的存在

佛教在香港不單是信仰，還是社區影響力、政治乃至商業。

香港 數洞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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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誕是香港每年13天法定假日之一，兩岸三地僅有香港如此，而在香港六大宗教中，佛教是除基督信仰外

唯二擁有公眾假期的宗教，體現了佛教在香港社會的地位和影響力。

佛教在香港不單是信仰，還是社區影響力、政治乃至商業，但未必為公眾所感知。端傳媒整理公開資料，

從數據和圖表的角度切入，一探佛教在香港究竟是怎樣的存在。

佛教全港最大？沒有精確數據



佛教全港最大？沒有精確數據 


在香港，有所謂「六大宗教」的說法，即基督教、羅馬天主教、佛教、道教、孔教和伊斯蘭教。根據《香

港年報2021》，全港有超過370萬市民有宗教信仰。當中，佛教和道教並列為最多信徒的宗教，前者信徒

「約100 萬人」，後者則「逾100萬人」。換言之，每七位港人就有一位是佛教徒。

然而，港府的大型人口普查並不包括宗教信仰，而政府就宗教信仰的數據主要由宗教團體提供，大部分數

據並沒有劃一及清晰公布的統計方法，因此常常受到質疑。除了政府的統計數據，坊間和學界就佛教的統

計數據付之闕如，最新的一份可能是2010年道聯會委託港大民意的調查計劃。該研究電話抽樣訪問了逾一

千名港人，最多人自稱是基督教（17.1%）、佛教徒（12.5%）和天主教徒（4.9%）。以此推算，香港

現時估計分別有126萬基督徒、92萬佛教徒和36萬天主教徒。

一位曾服務於佛聯會的學者曾撰文談及佛教統計的問題，他提到高永霄居士於2002年仍然稱佛教徒有50

萬，與他在1975年的估算一樣；到了2007年迄今香港政府新聞署則說香港佛教徒超過一百萬。該學者披

露佛聯會需為政府新聞處提供佛教徒數據，他曾向上司秘書長請教數據來源及其真確性，但秘書長也不置

可否，最後他推測此事相信與提昇佛教在社會形象有關。

https://www.yearbook.gov.hk/2021/tc/pdf/C21.pdf
https://www.hk01.com/article/72676/%E5%89%96%E6%9E%90%E5%AE%97%E6%95%99%E7%95%8C-%E6%95%99%E5%BE%92%E6%95%B8%E5%AD%97%E6%94%BF%E5%BA%9C%E4%BD%9B%E8%81%AF%E6%9C%83%E4%BA%92%E5%8D%B8-%E5%85%A8%E6%B8%AF100%E8%90%AC%E4%BA%BA%E4%BF%A1%E9%81%93%E6%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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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400，但僧人青黃不接 


作為英國殖民地，基督信仰在香港擁有很強的社區影響力和能見度，這表現在宗教場所、教育和社會服務

機構的數字上。佛教在社區雖然沒有基督信仰那麼顯眼，但仍然有廣泛的存在和深厚的歷史根基。

據學者研究，近現代佛教在香港的發展可分成清末至戰前時期，戰後復興期（1945-1960年代） 、鼎盛期

（1960-80年代）和百花齊放時代（1980年代至今）。戰後香港曾是大陸佛教人士的避風港，有大批北僧

南下，他們有些留在香港，有些回到中國大陸，還有些視香港是中轉站，繼往台灣、東南亞等地。在戰後

復興期，受到破壞的寺院精舍重修，新興的佛寺道場湧現，佛教界亦參與辦學、救濟貧困等活動。在

1960-80年代，香港佛教隨著大陸僧侶在難民潮來港更興盛，佛教參與大型社會服務也更加活躍，如主辦

中小學、老人院和醫院。在社會福利政策尚未完善時，佛教的慈善事業補足了港英政府的缺失。

自1980年代開始，外地佛教團體紛紛湧入，令香港佛教出現了多元化發展乃至良性競爭的局面。當中台灣

的佛光山是最重要的團體之一，自1983年在何文田成立佛香精舍開始，信徒日多、弘法活動增加。1991

年開始，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每年都在容納兩萬人的紅磡體育館演講弘法，直到2006年整整二十年從

未間斷，令香港成為佛光山走向國際的重要駐點。

佛教在香港發展多年，據香港年報數字顯示，至今已有超過400間佛寺和道場，是位列基督宗教之後第二

多宗教場所的宗教。這些佛寺有些隱身在新界和離島的深山野嶺，如並稱「香港三大古剎」的屯門青山禪

院（今稱青山寺）、元朗靈渡寺和凌雲寺，有些則在市區街頭，甚至位處商住兩用大廈上面。近年比較著

名的佛寺是李嘉誠出資興建的慈山寺，該佛寺在2015年向公眾開放，內有76米高的如意輪觀音像。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香港佛教信眾和寺廟數量俱多，但佛寺卻處於「寺多僧少」的困境。隨著移民來港的

僧侶或年老或去世，佛教界面對人手傳承青黃不接的問題。學者鄧家宙曾在訪問表示，香港寺院職事需要

邀請其他道場的僧人掛名充任的情況，頗為常見，而近年香港寺院多透過大陸相熟寺院，邀請有潛質繼續

的年輕僧人，安排他們申請來港，以待將來繼承寺業。

https://www2.hksyu.edu/bepp/wp-content/uploads/2018/01/%E5%AE%97%E6%95%99%E8%88%87%E9%A6%99%E6%B8%AF%E5%BE%9E%E8%9E%8D%E5%90%88%E5%88%B0%E8%9E%8D%E6%B4%B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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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常講一個笑話說，香港人說了，捐錢也可以，學佛也可以，出家就不可以。」身為政協委員，釋寬

運指香港的出家比丘不到200人，僧才嚴重不足，於是提案給大陸僧人移居香港名額，並為他們赴港提供

保障。

除了以寺廟，佛教在香港還以學校和社會服務機構的方式深入社區。據香港教育局的數字顯示，佛教團體

是本地重要辦學團體，佛教背景的中學、小學和幼稚園近50間。至於專門開辦佛學課程的大專院校有四

所，當中香港大學在2000年設有佛學研究中心，而香港中文大學也在2005年和佛光山合作，共同組成

「人間佛學研究中心」。

在社會服務機構方面，社會福利署的數字顯示佛教背景的安老院舍和長者鄰舍中心有24間，青少年中心則

有1所。至於醫療服務，佛教團體有6間中醫診所和1所佛教醫院，即1970年建立的世界上第一間佛教人士

開辦的現代化醫院。



愛國愛港愛教：香港佛教的「政治時刻」 


在香港，佛教團體和領袖和政治的關係非常特別，交織在戰後香港國共對壘、殖民地文化冷戰和主權移交

等重大事件中。發展至今，香港佛教團體和領袖已成為香港「愛國愛港」陣營的重要一員。

戰後香港最重要的佛教領袖是覺光法師（1919-2014），他在1966年-2014年擔任香港主要佛教團體佛

聯會的會長。在冷戰時期，佛聯會政治傾向為「親台」，一個例子是1968年聯同美國資助、服務於反共需

要的的友聯研究社出版《中國大陸佛教資料彙編》。在序言中。覺光法師更批「神州河山，淪入極權統

治；佛門子弟，隨陷共黨魔掌」。

這種政治立場隨80年代中國大陸的政治局勢而變動，當時香港佛教團體亦陸續北上交流，如1979年釋智

慧就以寶蓮寺名義，率團訪問北京，被形容為恢復中港宗教交流的港「破冰之旅」。在1984年8月，六大

宗教聯合會要到北京會見鄧小平，覺光法師感到內心掙扎。據台灣的白聖法師日記，覺光法師曾問他，

「去我不願意，不去在香港今天的地位，又不可能，真不知如何是好？」

後來，覺光法師還是去了，並作為代表團在北京見證了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翌年，覺光法師被委任為23

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香港委員之一，有份制定這份決定香港後九七根本制度的憲制文件，尤其是宗教條文

部份。據台灣的白聖法師日記，覺光法師和他談及，自己參加起草委員，是佛聯會大家討論及他自己考慮

的結果，他為香港幾十萬佛教徒的利益，更為現實環境所逼，他不能逃避，只能答應。

和北京密切的來往引起台灣的注意，覺光法師於是和白光法師到華僑旅行社（即台灣政府在香港的單位）

解釋。後來，覺光法師對白聖法師表示，「現在香港除了是幾個（基本法）起草委員外，還有一百五十個

（基本法）諮詢委員。這些人都是香港各界領袖，我和他們並不相信共產黨，而是為的香港將來的前途，

希望台灣當局不要看錯了方向。」但之後，佛聯會亦更改刊物的民國紀年，並拒絕台灣佛教團體的捐款。

在1997年前的過渡期，覺光法師完成基本法的制定後，還出任多項公職，配合香港的主權移交日程。「興

教願問政，問政不參政」——這是覺光法師自言在政治事務的態度。

對香港的佛教團體來說，香港從英國殖民地轉成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是重要的歷史事件，甚至標誌著不同宗

教團體——尤其是西方宗教和東方宗教的重新定位。在7月1日回歸當天，佛聯會在香港大球場舉行「慶回

歸祈福大會」，四萬名信眾出席，是香港佛教界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慶祝活動。在場刊中，釋覺光法師的

https://simonglocal.com/%E3%80%90%E7%9C%9F%E9%A6%99%E6%B8%AF%E6%99%82%E9%96%93%E5%9B%8A%E3%80%91%E4%BD%9B%E8%81%AF%E6%9C%83%E8%A6%BA%E5%85%89%E6%B3%95%E5%B8%AB%E7%9A%84%E5%89%8D%E5%8D%8A%E7%94%9F/


文章〈香港佛教新轉機〉表達對殖民地政府的不滿：「佛教徒一改『冷漠』態度而熱情高漲起來！這是因

為一直受到壓抑的緣故，在宗教地位上受到不公平對待，『洋教』有豐盛的節日，而佛教連『教主誕辰』

都未能獲得『公眾假期』，這是厚此薄彼的殖民地政策所致。」
這種厚此薄彼的宗教待遇，終於在1999

年的佛誕成為公眾假期而「翻身」。

自六十年代開始，香港的佛教團體就積極爭取佛誕成為公眾假期，但港英政府未有回應。在九十年代，佛

聯會開始轉向北京爭取。在1994年5月，香港佛教僧伽會會長釋紹根長老聯同佛教聯合會會長釋覺光長老

北上，與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和港澳辦官員會面，指出在回歸前把佛誕列為法定假期，可表明特區政府落實

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決心，從而穩定人心，減少社會震盪。據前特首梁振英憶述，在1996年特區籌備委員

會的一次會議上，外長錢其琛曾在會議結束前問有沒其他問題提出，覺光法師就站起來將香港回歸後應將

佛誕定為公眾假期的道理娓娓道來。

在九七後，雖然港府無即刻將佛誕定為公眾假期，但在主權移交後一年，就以立法形式頒佈，1999年起每

年的農曆四月初八佛誕日為公眾假期。自2022年開始，佛誕更新增成為《僱傭條例》下的法定假日。

踏入2000年代，香港佛教團體的另一個「政治時刻」在法輪功問題的取態上。1999年，法輪功被中國政

府以「邪教」之名強力取締。作為法輪功成員活躍的地方，香港一度吸引來自全球近千名法輪功成員在此

集會。在爭議中，佛聯會成員多次撰文批法輪功是「邪教」。在2001年，立法會就「取締『危險教團／邪

教』」問題展開辯論，佛聯會成員亦在立法會發言支持反邪教的立法。

在很大程度上，香港的佛教團體在九七後成為支持政府的重要建制力量，也實踐著「不依國主，則法事難

立」的原則。在2020年，佛聯會「鼎力支持」港區國安法立法；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後，佛聯會呼

籲信眾及轄下單位人士在立法會選舉投票；在2022年，習近平訪港後，佛聯會會長釋寬運出席中聯辦舉辦

的「香港社會各界學習宣傳貫徹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座談會」。

在現時中港政府的架構中，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釋寬運是港區全國政協的「特邀香港人士」。至於負責提

名行政長官及選出行政長官、提名立法會候選人及選出40名立法會議員的選舉委員會（1500人）中，宗

教界設有60個席位，當中佛聯會擁有10個席位。

https://www.hkbuddhist.org/zh/page.php?p=booklet_attachment&page=18&cid=7&kid=2&attach_id=636#1


香港佛教有座大嶼山，北京統戰有座天壇大佛 


大嶼山是香港最大的島嶼，也是著名的佛教勝地——這裏山岳連綿，四面環海，是與世隔絕的靜修之地。

但也正是此地，佛教和現實政治的關係異常緊密。

在清末，因為大陸政治動盪的緣故，佛門中人多透過海路南來大嶼山隱居修行，戰前所開的禪院、精舍靜

室便有26間，當中包括鹿湖精舍（1883年）和寶蓮寺前身「大茅蓬」（1906）。佛緣始開，經過多年發

展，現時根據華人廟宇委員會的統計，大嶼山有近70所註冊佛寺，是香港佛寺最集中的地方之一。由於華

人廟宇委員會並不管理所有寺廟，大嶼山實際的佛寺數字一定更高。根據一篇報導，大嶼山昂坪、鹿湖、

羗山、地塘仔、靈會山（萬丈布），合稱五大禪林，大大小小禪院、靜室、精舍估計最少有三百多間。

在大嶼山的五大禪林中，昂坪商業味最濃，和政治的關係也最緊密，當中的主角是寶蓮禪寺，它是全港佔

地面積和建造規模最大的寺廟。根據一篇報導，寶蓮寺在2019年的總資產高達14億港元，全年總收入約

1.06億元，其財政實力堪比很多上市公司。寶蓮寺發展到如此規模，天壇大佛——這座全球最高戶外座佛

https://e123.hk/news/213311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7LHFRJRWYZD3PK2EUK6NNSRDLI


的建成是重要一章。在1974年，港府以低價批地給寶蓮寺，留作興建大佛。然而，興建大佛所費不菲，興

建也具相當難度。其時積極統戰香港統戰各界人士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看到機會，從中積極幫忙，以佛促

政。

一篇文章就披露北京如何透過資金來統戰佛教：在2002年，釋智慧曾稱，八十年代初，寶蓮寺自台灣方面

籌得一半資金，新華社社長許家屯知道後，派統戰部官員阻止，最後議定由北京出部份資金興建大佛。此

文同時引述《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指80年代末大佛工程因資金缺乏而擱淺，日本方面一度提出無償鑄

造，最後同樣由統戰部阻止，並由北京為寶蓮寺籌組資金。除了資金的支持，中國軍工企業參與複雜的大

佛工程同樣加強了中港之間的聯繫。

八十年代負責香港統戰的許家屯曾言：「商人的政治傾向，往往是和他的生意『掛鉤』。生意上、融資

上，得到誰的支持，往往就傾向誰。多家支持，就看誰支持的多。」某種意義上，宗教也可能有類似的情

況。

作為大佛工程的召集人，寶蓮寺的釋智慧在九七後當選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其後又獲委任為離島區議

員。

https://collection.news/thestandnews/articles/20513


寸土寸金，佛門深度參與私人骨灰場營運 


近十幾來，香港佛門一件引人關注的事是，很多佛寺成為經營私人骨灰場的場所。隨着香港人口老化，死

亡人數和相應的火葬數目按年遞增，市民對於骨灰龕設施的需求日益增加，但長期以來，香港骨灰龕供應

失衡，公營骨灰龕位供應不足，導致私營骨灰龕場有市有價，呎價甚至堪比豪宅。

根據發展局2018年最後一次更新的私營骨灰龕場清單，全港已知悉土地契約及規劃資料的私營骨灰安置所

有155間，當中佛寺背景的逾半（82間）。換言之，在全港400間佛寺中，每五間就有一間運營私人骨灰

龕場。在這82間佛寺私營骨灰場中，更有超過七成五的龕場（62間）屬違反地政和規劃的要求的「表二」

龕場，當中不乏歷史建築和文物徑上的古廟。

自2017年6月開始，《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生效，政府實施發牌制度，規定私營骨灰龕場須提交及取得

指明文書（即牌照、豁免書或暫免法律責任書），才可營辦。目前，申請私營骨灰龕場指明文書的骨灰安

置所有144間，當中佛廟、精舍和道場佔81間（56%）。至於獲批私營骨灰龕場的機構共有11間，當中佛

門背景的有4間，包括羅漢寺普同塔、龍山寺、沙田寶福山（不包括妙景堂）和志蓮淨苑。若按龕位計算，

佛寺龕位逾11萬個，佔總龕位超六成。按消委會的報告，兩間調查時有出售龕位的佛教龕場的單人位龕位

價格不菲，安放費介乎20萬至60萬，部分更達百萬元以上。

佛門清淨地涉私營骨灰龕生意，不時引起爭論。2010年就曾有商業集團收購大嶼山百年禪林鹿湖，假借延

慶寺經營兜售骨灰龕位牟利，引來近三十名法師開記招抗議。2017年，傳媒亦揭發非牟利法藏寺違契賣龕

位，年賺過千萬。

「佛教看生死無常，人有生就必有死，是心靈上要去處理的問題。佛經和戒律上說得很清楚，一個屍體，

包括骨灰，是不可以也不應該放進佛殿或者佛像，那怎麼可能將骨灰龕放在大殿呢？這根本在佛教來說，

是不合法的。」就改佛寺為骨灰龕場這個現象，衍空法師曾這樣表示。

參考資料 鄧家宙 《香港佛教史》 香港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5

https://www.dev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756/Columbarium_List_20180329.pdf
https://www.consumer.org.hk/f/article_tab/409712/426630/545-private-columbarium-services-table-001.pdf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87977/%E5%8D%83%E5%84%84%E6%AD%BB%E4%BA%BA%E8%B2%A1-%E4%B8%89-%E9%9D%9E%E7%89%9F%E5%88%A9%E6%B3%95%E8%97%8F%E5%AF%BA%E9%81%95%E5%A5%91%E8%B3%A3%E9%BE%95%E4%BD%8D-%E5%B9%B4%E8%B3%BA%E9%81%8E%E5%8D%83%E8%90%AC
https://e123.hk/news/21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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